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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托妮·莫里森作品中,孩子形象可以分为不断发展变化的三种类型:最初的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逆来顺受型

孩子,发展为以秀拉为代表的反抗失败型孩子,最终演变为以布莱德为代表的自我重生型孩子。莫里森透

过孩子的眼睛显现黑人真实生活状态,突出权力机制运行下种族歧视的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;同时,通过

黑人孩子形象的逐渐发展,象征黑人民族的成长、反抗与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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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托妮·莫里森笔下的孩子几乎都受到白人种族

歧视和黑人内部歧视,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,大多

成为野孩子、社会的弃儿、无助的孤儿,或者心理上严

重异化的孩子。莫里森作品中,众多孩子形象可以分

为三种不同类型:以《最蓝的眼睛》中佩科拉为代表的

逆来顺受型,以《秀拉》中同名主人公秀拉为代表的反

抗失败型,以及以《上帝会救助那孩子》中黑人女孩布

莱德为代表的自我重生型,众多孩子形象并非静止不

变,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
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认为权力是一

种关系,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。权力无处不在,权
力关系处于流动的循环过程中,每个人都处于权力网

中,每个人既能是被权力支配的对象,也可能成为权

力的实施者。在权力机制运行中,全景敞视主义最能

体现规训性权力通过监视、检查对人进行支配和控

制。本文以托妮·莫里森的小说《最蓝的眼睛》《秀
拉》以及《上帝会救助那孩子》为考察点,从权力话语、
权力的性论述以及全景敞视主义三方面分析莫里森

小说中的孩子形象。
一、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逆来顺受型孩子

福柯认为权力始终与话语紧密联系,任何话语都

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,当话语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权

力,这便是话语权。在其第一部小说《最蓝的眼睛》
中,莫里森描写了以佩科拉为代表的最没有社会地位

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黑人小女孩。小说中的佩科拉

很少发声,她在自己的故事中保持沉默,她的故事交

予更加独立的黑人女孩克劳迪娅进行叙述。莫里森

放弃逆来顺受的佩科拉,选择独立的克劳迪娅陈述故

事,是为了突出言语主体佩科拉的失声与权力紧紧相

关。佩科拉社会地位低下,将自己交与他人,由他人

界定自己的人生,“失去了话语权,更多的时候是失去

辨别、判断能力的‘听者’,最终导致她成为‘盲从

者’”[1],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。
话语的目的除了交流与沟通,其最大的功能在于

建构,黑人女孩丧失话语权,也意味着她们丧失了自

我建构的能力。“话语建构了我们生活世界,建构了

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释,同时也是话语建构了

我们主体自身”[2]。由于黑人民族缺乏话语权,无法

为自己发声,黑人孩童在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时期,接
触的世界皆是白人话语中呈现的面貌,他们将白人真

理视为生存准则。像佩科拉这样的黑人女孩认为,正
是自己异于白人的体貌特征导致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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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弃和厌恶,她否定自我,单纯地认为只要自己拥有

一双像白人那样蔚蓝的眼睛,一切都会改变。佩克拉

童年时期象征着被贩卖到美洲大陆、遭受奴役的黑人

民族的早期时代,初期黑人奴隶不能随意交谈或读书

写字,从口头至书面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。由于长期

被奴役,黑人在白人社会中未能拥有平等话语权,沦
为社会的盲从者,缺乏自我建构的力量。因此,佩科

拉在小说中的失声,受到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和黑人

社区的伤害,代表着黑人民族话语权的缺失,是黑人

民族无法构建自我、认同自我的伤悲。
佩科拉疯癫的悲剧是权力话语对黑人民族不断

否定、排斥的结果。权力话语能够制造纪律和标准,
话语机制生产真理和理性,理性“要么对非理性实施

绝对排斥,要么对它进行温和的改造”[3],通过不断否

定,非理性被视为疯癫。疯癫与理性本没有明确的界

限,只是理性将自己构建成文明,将疯癫定义为败坏,
使得疯癫永远丧失话语权。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

会,人为赋予白色以美的寓意,将黑色视为丑陋,剥夺

黑人民族的话语权,建立权力话语下的理性审美,引
导大众追逐白人理性审美。黑人女孩长期浸泡于白

人理性审美,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肤色美,否定黑人审

美和生存价值,等待她们的是悲惨的人生结局。黑人

女孩对白人审美、理性审美的渴望,是对权力的追求,
但正是对权力话语下理性的追求导致了她的疯癫。

二、以秀拉为代表的反抗失败型孩子形象

莫里森的小说《秀拉》描写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

的黑人女孩秀拉。她的行为在黑人社区掀起轩然大

波:她寡廉鲜耻随意性爱、拒绝听从祖母结婚生子的

要求、拒绝抚养祖母。秀拉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准则,
但“‘恶名远扬’的秀拉其实有很强的主体意识,深藏

在‘恶’之下的是她自我意识的觉醒。正是这种‘恶’
消解了传统模式的黑人女性形象,颠覆了‘男权统

治’,解构了黑人社区底层的种种法规,唤醒了黑人社

区向‘善’的群体意识,激发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

醒。”[4]与佩克拉相似,秀拉受到白人社会的歧视和压

迫,也受到了黑人社区的伤害和控制,母亲亲口说不

爱她(秀拉),家庭中父亲角色缺失,秀拉失去家庭的

温暖和受到黑人社区的敌视和仇恨。与佩克拉不同

的是,秀拉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孩子形象,她挑战权威,
漠视权力话语下的传统知识体系,她的反抗体现在对

性爱恣意的态度、对传统婚姻的拒绝以及与权力化身

的祖母决裂。
福柯在论述性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,“任何权力

运作都离不开对身体的控制和宰制”[5],“性则是权力

网络渗透到个人身体和人类整体生命之中的一个重

要渠道……通过有关性的知识和道德规范,整个社会

可以 进 一 步 有 效 地 对 生 命 本 身 进 行 权 力 的 运

作。”[5]247 权力话语所建构的性爱准则具有唯一性并

发生在异性之间。秀拉不让男人们留宿,与镇上任何

男性欢愉,与奈儿产生同性之恋,她恣意的性爱颠覆

了传统的两性关系,是对传统性规范的挑战,更是对

拥有自主权力的争取。“通过发明新的性经验,权力

也拓展了自己的统治空间”[6]。性爱中秀拉不满足于

扮演传统女性角色,她掌握主动权,将男人压在身下

感受自我,只有在床上,她才能感受到真实的自我。
于秀拉而言,每次性爱都是一次权力争斗的胜利,为
秀拉拓展了更大的权力空间,是抵御权力范式、实现

掌握权力的象征。
秀拉忤逆祖母夏娃,拒绝结婚生子,这是她更决

绝地反抗权力关系中传统范式。权力关系所指的性

也包含婚姻、生育等广义的性。人的肉体是权力最早

的规训对象,性便成了社会、国家控制人类的工具和

手段。男性文化对女性身体进行长期的规训,导致黑

人女性一味遵从权力规训,依附男人和家庭,忽视自

我需求和个体认同。祖母夏娃依照传统范式,要求秀

拉结婚生子,整个社区也以此为规范,无论婚后生活

幸福与否,黑人女性循规蹈矩,步入婚姻,将一生奉献

于家庭,努力创造看似完美的生活,失去了自我。其

实,祖母夏娃等所谓的完美生活是以权力话语规范准

则为依据,并非真实的完美,无法为黑人女性带来幸

福。由此可见,秀拉对权力机制第二维度抵抗,表现

在她拒绝结婚生子,反对权力话语对黑人女性角色的

定位,拒绝成为失去自我的“贤妻良母”。
秀拉对权力话语下传统性机制的第三维度反抗

体现在她对祖母的遗弃。现代权力又被称为生命权

力,最高权力的典型特权之一就是生杀大权[6]100。祖

母夏娃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权威,象征着黑人社区最高

权力。她救活儿子李子,也在黑暗中放火烧死儿子,
决定全部家庭成员的生命,是权力的化身。秀拉对祖

母的反抗,本质是对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。祖母独自

撑起整个家,无疑是独立的,但“由于长期的压迫和歧

视,女性对自我的建构完全取决于她所依附的白人

39

曹玉洁:从绝望到反抗:权力视角下托妮·莫里森小说中孩子形象探析



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,她们的自我已经泯灭”[4]81。
秀拉对祖母命令的反抗,是对夏娃所代表的权力、所
维护的男权社会权威的蔑视,她将祖母赶出房子送入

养老院是与权力的彻底决裂。
秀拉萌生自我意识,开始反抗之路,但她未能认

识到权力争斗的目的不是拒绝一切权力规训,因为权

力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,对权力争斗错误的理

解导致她最后反抗失败。福柯主张权力不存在对与

错、好与坏、管理与被管理的二元对立结构。秀拉将

权力划分为非错即对的两极,抛弃祖母、与黑人社区

隔绝、敌对,与权力机制划清界限,抛弃黑人文化根

基,赶走祖母成为房子的主人,扩张自己的权力空间,
这一行为的实质并非是为权力斗争,而是进行了权力

的转换。权力依然存在,秀拉只是将祖母拥有的权力

夺入自己的手中,推翻了过去机制,为自己制定了新

的权力中心。秀拉的失败在于她不懂得反抗权力的

实质。福柯所定义的革命和反抗的实质是改善人们

的生存状况,尤其是被压抑的人群。秀拉一生都在追

寻自我,反抗传统权势,她成长于黑人社区,但最终未

能获得家人的热爱、社区的理解和社会的接纳,其自

身生存状况并未得到切实改善,也没能团结黑人民

族,给受压抑的黑人社区带来新的生机,从这个意义

而言,秀拉的反抗是失败的。
三、以布莱德为代表的自我重生型孩子形象

孩子形象在莫里森笔下不断地发展,除了塑造权

力规训中逆来顺受者和反抗失败者,莫里森也描写了

反抗成功的孩子形象。《最蓝的眼睛》中,权力话语造

成了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黑人憎恨自己的民族特征,崇
拜白人主流文化而丧失自我的悲剧;《秀拉》中秀拉对

权力的盲目反抗导致了敢于反抗的先锋者丧失了民

族身份和民族精神,抛弃家庭与社区,最终反抗失败;
在《上帝会救助那孩子》中,莫里森歌颂为自己的价值

观和信仰奋斗的黑人女孩,她们通过不断的自我救赎

及民族救助,最终获得新生。
黑人不但忍受白人和种族内部的双重歧视,更遭

受家庭亲人的多重歧视,种族内部和家庭亲人对肤色

深浅的歧视是全景敞视主义运作的结果。“全景敞视

主义的对个体不断‘探找、检查和分类’的强大功能不

但将黑人和白人不同族群区分开来,而且即便是在黑

人内部,这种权力挤压也造成个人区分。在黑人社区

内部,肤色的深浅成为区分各自的地位和等级的标

记。”[7]《上帝会救助那孩子》中,黑人女孩布莱德的出

生为整个家庭带来了不幸。她肤色深黑,父亲在她出

生后抛弃了家庭,母亲嫌弃她的肤色,认为她的深肤

色使得家庭原本拥有浅肤色带来的优势丧失,布莱德

不但遭到白人压迫,更受到父母的嫌弃。莫里森在开

篇写道母亲甜蜜看到女儿布莱德的反应:“这不是我

的错。不怪我,我什么都没做错,也不知道为什么会

这样……我意识到出问题了,很大的问题。她黑得吓

到了我。午夜般黑”[8]。女儿出生后,母亲感到震惊

和羞耻,她甚至“把毛毯捂在她的脸上用力压”[8]5,企
图杀死自己的孩子。黑人母亲对女儿黑肤色的羞愧

源于全景敞视主义对个人的区分,白人至上文化的长

期渗透使得黑人自觉遵守白人规训,维持种族主义社

会秩序的运转。
规训权力机制对空间进行了严格的分割,“每个

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,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

到监视,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,权力根据一种连续

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,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、
检査和分类”[9]。将白人与黑人从空间上分类,对黑

人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控制,为了避免不必要的

麻烦,保护自我获得基本生存权,黑人自动与白人隔

离,黑人种族内部不断进行自我规训,进一步强化种

族歧视的影响。母亲对女儿的伤害是为了保护女儿,
为了教会女儿如何在“最后一个被雇佣,第一个被解

雇”[8]41 的世界生存。母亲自述,“我不是一个糟糕的

母亲,你要知道这点,我也许伤害过我唯一的孩子,可
我是为了保护她,我不得不这样做,因为浅肤色享有

特权。”[8]3 受种族歧视影响,母亲用最残酷方式教女

儿在种族社会、权力规训下的生存法则。由此可见,
制约黑人的不仅是白人监督者,更是全景敞视主义下

无形、无处不在的权力,权力的运行维持了种族社会

秩序,造成了黑人民族痛苦。同时促使黑人民族内部

出现如布莱德父母此类维护白人制度的被规训者,通
过黑人主动地自我压制,强化了白人权力规训,从而

达到自我保护、保护家人的目的。
现代主体是权力机制建构的结果,黑人女性主体

构成是白人权力机制与父权制共同运作的产物。布

莱德遭到父亲的离弃、母亲的冷漠、白人男子的欺辱、
男友的离开等,这些伤害对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创

伤,促使她失去自我主体意识,产生自我怀疑。男友

离开后,她的身体出现异常,原本丰满的胸部变得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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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,生理期推迟,阴毛与腋毛逐渐消失,母亲带她打的

耳洞不复存在,所有征兆表明布莱德逐步变回孩子。
莫里森“采用魔幻现实的写作手法,书写了布莱德面

对创伤时不知所措,以幻觉或其他侵入方式不断复现

而又无法控制的反应”[10]。身体上的变化象征布莱

德精神和心理上的退化。“亲情创伤所产生的疏离感

和排斥感使受害者倍感陌生、冷漠、孤立无援、被抛

弃”[11],原本事业有成、风光无限的女强人重新变回

童年时无助孤独、不知所措的黑人女孩。这一现象表

明在权力机制与父权制的运作下,布莱德成年女性主

体建构失败。
莫里森作品中的孩子形象不断发展体现在黑人

女孩从最初的自我否定到最后的自我治愈、自我建构

的心路历程。在以布莱德为代表的黑人女性自我重

建历程中,充分展示全景敞视下权力双向运作的特

点。童年时为了得到母亲的关注,布莱德诬陷白人女

教师索菲亚,她出庭指证索菲亚,得到母亲的赞许。
全景敞视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处于监督且被监督的境

地,既拥有权力也被权力制约,种族主义社会中,白人

也受到权力的制约。白人女教师享有白人特权,但她

不仅是权力的监督者,也是被监督者。女教师被指控

娈童,指证者正是黑人女孩露娜安①。法庭上的白人

处于被凝视的位置,而黑人女孩的指证使黑人难得地

处于优势位置,白人与黑人在法庭上位置互换,充分

体现了全景敞视主义社会下的权力不是单向的,而是

双向的、相互的。黑人女孩在法庭指证白人的行为,
不论真伪、道德与否,首先是对白人权力的一种反抗

行为。
布莱德的自我重建表现在她并不是一味否定自

我、逃避现实。白人女教师出狱后,布莱德向女教师

表明身份后遭到痛打,这一举动对于她是黑暗中的救

赎,让她直面并改正过去的错误。向女教师道歉、寻
找男友布克的路途,是受伤者布莱德通过疗伤进行自

我治愈、自我寻找和自我建构的历程,最终在找到男

友并与他解除隔阂后,布莱德曾经消失的成人特征又

回来了。莫里森使用魔幻现实主义元素描写布莱德

从大人变回孩子,再回归大人的过程,这是布莱德重

新塑造全新自我的过程,小说最后她和男友孕育的孩

子更是新生活、新希望的象征[8]175。布莱德的治愈过

程,不但得益于黑人姨母的照顾,也受到了白人夫妇

的救助。莫里森在小说中超越了种族界限,鼓励黑人

民族冲破种族歧视的藩篱,超越封闭和自我封闭的生

存状态,依靠社区力量,团结各个种族,解构白人至上

的社会规训,获得个人成长及民族自强。
四、结论

莫里森声称要为“被边缘化了的女孩”发声。黑

人群体在白人社会处于边缘地位,黑人妇女在黑人社

会亦处于边缘,黑人孩子尤其是女童位于更加边缘的

边缘。莫里森关注被完全边缘化的黑人孩童,透过儿

童的眼睛揭开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暴力,显现黑

人真实生活,突出权力机制运行下种族歧视的不合理

性和非人道性,借助黑人孩子的悲惨畸形遭遇,对黑

人民族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,对造成这种苦难的权

力话语下的种族歧视进行谴责。她笔下的儿童形象

不但指黑人儿童及其成长历程,也是整个黑人民族成

长的象征,从最初塑造的逆来顺受、最后疯癫的佩科

拉,到积极反抗却失败的秀拉,再到布莱德的重生和

孕育希望,孩子形象的逐渐发展,象征着黑人民族的

反抗与希望。白人与黑人的相互帮助、相互理解标志

着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,受创伤的不幸孩子终将

得到救赎,黑人民族终会获得成长,社会各个民族最

终会相互团结,相互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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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DesperationtoDefense:AnalysisofChildImageinToniMorrison’s
NovelsfromPowerPerspectiv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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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ToniMorrison’sworks,thechildimagecanbedividedintothreetypesthatareconstantly
evolving:thefirstobedientandsubmissivechildrepresentedbyPecoradevelopsintoarebelliousanddefeated
childrepresentedbySula,andfinallyevolvesintotheimageofBridewhohasrealizedself-rebirth.Morrison
showsthereallifestateoftheblackthroughtheeyesofchildren,highlightingtheirrationalityand
inhumanityofracialdiscriminationundertheoperationofthepowermechanism.Atthesametime,through
thegradualdevelopmentoftheimageofblackchildren,itsymbolizesthegrowth,resistanceandhopeofthe
blacknat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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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DilemmaofMediaTransformationUnderCommercialAesthetics:
AnExplorationoftheLiteraryFilmAdaptationoftheMovieTheGreatGatsby

fromthePerspectiveofCross-mediaNarrativ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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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Literaryfilmadaptationisthefocusofcross-medianarrativeresearch.TakingthemovieThe
GreatGatsby(2013edition)asanexample,thispaperanalyzesthesemanticchangeincurredintheprocessof
theadaptation,inparticular,thenarrativedistance,narrativespaceandthecharacterization,andfocuseson
the“super-discourse”characteristicsoftheintuitiveandflowingimages.Inaddition,thepaperstudiesthe
importantroleofanti-narrativefactorsintheideographicstructureoffilmart,soastorevealthedialectical
relationshipbetweentheimagepresentationspaceandtheinnerstoryspace,andthenpointsoutthe
challengesandoutletsfacedbyliteraryfilmadaptationunderthelogicofcommercialaesthetic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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